朱家雄：幼儿园应该进行识字教育吗？
怎样看待幼儿识字的合理性和规律
在陈鹤琴的儿子陈一鸣离世前，朱家雄赶去看望，讲话已经有些困难的陈一鸣紧紧握住朱家雄的手，说了几句令朱家雄终生难忘的话：“有些学者把我父亲看成杜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者和实施者，但这是不对的。‘活教育’的‘目的论’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才是陈鹤琴思想的核心！”对于文化的关注和思考，也深深刻印在朱家雄的研究中，他用“鱼和水”来比喻幼儿园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在一次次同国际学术界的交往和做国际会议主旨报告的过程中，这种文化的体认感被一再增强，也由此奠定了他审视幼教的思维底色。  

《教育家》：对于文化的强调，可以说是贯穿两本著作的一条暗线。为何选择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幼儿识字的合理性和规律？

朱家雄：在《幼儿识字与早期阅读》完稿后，我在一次交流会上碰到了陈鹤琴先生的孙女陈庆女士，她告诉我陈先生也倡导幼儿应该识字，并在翌日将六十多年前陈先生撰写的《幼儿园应该进行识字教育吗》一文发给了我。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仔细阅读，发现陈先生对幼儿识字的见解几乎与我书中的观点完全一致，让我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他的先见之明以及学术风范和骨气。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地方将幼儿园环境中是否出现汉字作为检查和评定幼儿园合格与否的标准，让我大为吃惊。对政策的执行何以走到这一步，因噎废食，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在论证的过程中，我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知识储备，探讨汉字背后体现的人类学、语言学、教育学、生态学等，来审视汉字与文化的关系、与幼儿学习规律的关系。书画同源，幼儿认识文字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并非成人眼中的障碍，反而愿意得很。从国家对于人才的需要层面来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要依靠早期语言教育，后者是创造力等素养的基础，特别是对于缺少教育资源的弱势群体，一定要从早期教育就开始抓。

这本书产生的反馈超乎我的想象，我也生怕它被有些人当作借口，不合规地开展识字教育。幼儿识字是一把“双刃剑”，做得好能让幼儿终身受益，反之会让幼儿受累，甚至受伤害。因此更应该清楚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次要，在执行政策时不要“一刀切”。

创设条件  让幼儿学习自然地从图片过渡到文字
《教育家》：对于幼儿识字和早期阅读来说，如何发挥文化的作用，让其学习能有更好的效果？

朱家雄：条条道路通罗马，我只能从共性角度提供几条思考。第一，幼儿的学习是内因的驱动。陈鹤琴先生提出，4岁的幼儿就有识字的强烈愿望。我在书中也阐明，文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有其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人类的遗传基因，基因具有自然表现与表达原始图形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外因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经验。当幼儿把自身的基因表达完以后，就开始吸取外在的东西来改变自我表达了，从生物学来看，幼儿有强烈的动机要识字。第二，文字是从画中来的。现在许多早期阅读变成了看图说话，这是不对的，应该创设条件使幼儿的学习自然从图片过渡到文字，学文字跟学画其实是一回事。第三，不要强制让幼儿识字，不可有明确的识字目标，如识多少字、必须认识什么字。幼儿识字是非正式学习，在目的、内容、方法和途径等方面都不同于小学识字，这也是对“小学化”内涵的理解。成人只要积极提供环境的刺激，幼儿识字的兴趣就能被激发，幼儿也会非常快乐。

4岁-6岁半是幼儿识字敏感期

《教育家》：您也从幼小衔接视角来强调识字和早期阅读的重要性。谈到幼小衔接不畅，有人将“教育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幼小衔接阶段的“抢跑”。对此您怎么看？

朱家雄：很多浪漫主义的教育思想一直有这样的假设：孩子玩得开心，未来才有出息；孩子小时候什么都不学，长大后就能都学进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曾有人问我，研究了那么多年教育，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我的答案只有一点，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什么叫对的时间？心理学把它称为“敏感期”。儿童语感敏感期是3岁，识字敏感期是4岁到6岁半，阅读敏感期也相仿。错过敏感期就无法重来，很多事情变成事倍功半，所以有些小学生家长投入大量精力和金钱在辅导课业方面，家长和孩子都身心俱疲。现在幼小衔接以及小学阶段的学习负担过重，原因在于幼儿阶段本来应该设置的教学内容被取消了。

幼小衔接不只是习惯问题，更重要的是学习素养和能力储备，比如快速从符号系统中提取信息的能力等。学前教育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很多最有效的学习关键期在这个阶段。现在的许多研究都证明皮亚杰的理论是有欠缺之处的，幼儿能够学习的东西比我们想象得要多，这是教育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幼儿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所接触的信息与以往封闭环境的刺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能够更早地显现个体优势。要抓住敏感期，激发幼儿的潜能。

《教育家》：如今在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实践中，一些不适合幼儿的、糟粕的内容也在进校园。文化的传承在幼儿园应该是何种状态？

朱家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特别是没有标准的时候。文化首先是宏观问题，是我们传承的血脉。我对文化的关注从1995年开始直到今天，始终没有断过，当初我组织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就围绕着两个主题，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STEM教育。从文化角度看，识字本身就是优秀文化的传承，中华文明是以汉字发明为标志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价值，幼儿园取消集体教学活动、集体体操都是不尊重、不理解集体精神内涵的体现。不能因为强调自由游戏，就变成样样都要儿童自主选择。礼仪层面，中国讲究德育为先，讲规矩、塑善良品性，但过分突出一些形式上的礼仪每天都搞就是走极端了，应该以感受为主，适可而止，不要过度。

